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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副刊·瓯江派

钓 鱼
潘立成（市区）

� � � �听人说钓鱼可以修心养性， 我也想去体
验一下怎么修、如何养。

那是一个金桂飘香、风和日丽的星期天，
单位某部门组织去水库钓鱼。 水库主人备有
统一的渔具和鱼饵。 水库很大，20 余人分布
周围，形成一道风景线。每个人都聚精会神注
视着浮标，对它充满着希望……

嚯，不到十分钟，有人钓上一条巴掌大
的鲫鱼了！ 大家都说这水库里的鱼很好钓。
果然，他们一条又一条地钓上青鱼、鲤鱼之
类来，而我的浮标却纹丝不动。 也许是我的
位置不好，我换了个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
浮标，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鱼咬钩。 我
问大家怎么回事？ 他们说“别着急， 耐心
等。 ”我十分耐心地又等了半个多小时，还
是毫无动静！ 而此时，其他所有人都已钓上
鱼了。 有位女同事还钓上了一条大鲤鱼。 我
不能再等待了， 悄悄走到鱼钓上来最多的
人身旁，“扑通” 一声把鱼钩甩进他的鱼钩
附近。 奇怪的是，在他身边半个多小时里，
他陆续钓上来四五条， 而我的浮标依然不
动！ 难道鱼会看到岸上的人？

再换个地方试试。换来换去，把整个水库
转了一圈，鱼始终不咬钩。 唉！ 这岂是修心养
性？ 分明是受气遭罪！

难熬的钓鱼活动总算结束了。 领导说，
大家把鱼称一下， 希望钓多的人把鱼分一
点给少的人， 尤其要给些一条都没钓到的
人。 他们一称，多者十几斤，少者也有两三
斤，唯我是零。 他们纷纷把鱼给我，我羞得
无地自容。

有人问我：“你的钓鱼水平怎么还不如女
士？ ”我辨解道：“如果鱼来咬钩，我钓不上来
是水平问题；可是鱼根本就没来咬，我水平再
高也钓不到啊！ ”大家都说“真奇怪”。 从此，
我不再去钓鱼，也不谈钓鱼之事。一切风平浪
静。

近日，40 多年前的老同学聚会， 男女大
谈钓鱼故事，并说钓鱼乐趣多多，好处多多，
唯我不敢作声。 突然有人问：“潘立成钓过鱼
没有？ ”我把那 20 多年前的钓鱼遭遇说了一
遍，并强调：“不是我怕鱼，而是鱼怕我。 ”众
人哈哈大笑，满桌喷饭。 突然，又有人说，据
传朱元璋有一次叫了一些人陪他去钓鱼，大
家都钓到了，唯他没钓到。 他大怒，把鱼竿都
折断了。 此时，解缙即兴吟诗一首，朱元璋顿
时转怒为喜。 诗曰：“数尺丝纶落水中， 金钩
抛下隐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
龙。 ”

看来，我的金钩也只能钓龙了。

“柚”一年
修月琴(云和）

� � � �在我的家乡有一种叫甜橘柚的果子，经过春夏秋
三季的浸染，已经完成它在林间的缓慢修行。 此刻在
冬日的暖阳下不慌不忙，闪耀着橙黄色的光芒。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山不在深，有柚就好。 通往
云和梯田的景区道路边， 有一个叫将军桥的地方，黄
橙橙的果子已经遍布山坡，在青山的掩映之下显得格
外鲜艳。远远望去，柚果林呈扇形分布在半山腰，层层
叠叠，煞是好看。 再远处，云雾尚未褪去，果树隐隐约
约，果实镶嵌期间，果园分外妖娆。

人们呼朋唤友，携老带幼，三五成群，结伴同行，
尝鲜品味。

最快乐的就属孩子们了。 这个时候他们是最能干
的，拿剪子，拎袋子，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上山的
脚步蹦蹦跳跳，轻快自如。 紧跟其后的家长追得气喘
吁吁，又乐在其中。 结伴而行的男男女女一边赶路，一
边观景。 清新的空气夹带着柚子的香味弥漫在山谷
间，人们贪婪地呼吸着、呼吸着……甜橘柚近在眼前，
它们或成群，或独处，或完美，或残缺……无论以怎样
的状态出现，都如此美丽。

还是先满足味蕾的需求吧， 手中的剪子手起刀
落，准确无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三下五除二，
掰开柚子皮，果肉新鲜呈现，满满一口，果汁四溢，唇
齿留香……更有甚者，随身携带水果刀，先尝后摘，保
证采摘的品质和果品的质量。

挑一个最好的，先让奶奶尝一尝吧。 孙子剥开果
肉，欢快地送进奶奶的嘴里，甜甜的果汁，暖暖的爱
意，让那张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再把亲手采
摘的果子送给妈妈和妹妹， 分享的柚子甜进嘴里，直

到心间。 妹妹把玩着比她的拳头还大的果果，爱不释
手，摸摸这个又掂掂那个，小手全是柚汁，嘴边满是
果汁， 身上还沾上了柚叶汁。 妈妈假装不高兴地怒
斥：小花脸，没人要。 妹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皱起小
鼻子，闻一闻小手，提一提小裙子，原地转了一个圈，
学着大人的口吻： 这是大自然的味道……说完闭上
眼睛，假装很陶醉的样子，惹得大家笑得前仰后翻。

太阳光温暖了整个山谷，湿云和露悄悄退场，饱
满的果实越发精神抖擞， 争先恐后地想让有缘人带
回家中，送亲朋，敬老人……果园里叽叽喳喳，人们
一边尝鲜，一边指手画脚，“这个不错，那个熟透了，
这个颜色鲜亮，那个个大，这个看着就入眼，那个我
要了”……真恨不得都剪了带走。 看看身边的编织袋
早已鼓鼓的了，只得忍痛割爱。 不久后，山路边，树底
下，空地上，堆满了油亮的甜橘柚，映衬得果园主人
的脸膛越发黑红。 他麻利地装车，开动机器。 高山甜
橘柚顺着轨道车慢慢运送到山底，采摘客轻松下山。

俯瞰山下，梅源溪蜿蜒如带，逶迤而来，不急不
忙，缓缓汇入浮云溪。 一溪之隔的武岱峰巍然屹立，
如将军把门，守卫着这方天地。 我幡然醒悟，横跨溪
水两岸的廊桥不就叫将军桥吗？ 是偶然？ 还是必然？
群山环抱之下，房屋楼舍坐落在那片盆地中。 多少年
来， 这里的人以其独特的农耕方式固执地守候着这
片故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青山青，绿水长。

溪对岸，廊桥边，小路上，山脚下，早来的人“柚”
来已久，已经满载而归；还在忙碌中的意“柚”未尽，
尽唱欢乐颂； 迟来的人正匆匆拾级而上，“柚” 兴不
减，满怀欣喜，满怀希望。

画
乡
年
味
浓
周
丽
强

作


